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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

动物①形象闪现，如作为布鲁姆等人肉食来源的牛

羊、爱尔兰人捕杀的鲸鱼、“市民”豢养的狗、布鲁姆

在河边喂食的海鸥和布鲁姆甚为同情的默默吃草的

马，等等。由于这些形象散落在对人类社会纷繁复

杂的描写中，再加上人类中心主义作祟，它们长期以

来一直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被动客体，或是供人类

玩乐的宠物，或是人类肉食的来源，或是人类消遣的

对象，或是供人类驱役的牲口。换言之，作为小说显

性文本中人类世界的背景或配角，《尤利西斯》里的

动物形象还未得到批评者的深入关注和研究。②

随着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危害认识的加深，特

别是随着文学动物研究的深化，对文学作品中动物

形象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文学动物研究以文学作品

中展现出的对动物的劫掠式利用为着眼点，解构以

人类与动物为两极的二元对立思想，即人类中心主

义或曰物种主义思想，揭示人类/动物、男人/女人、主

人/仆人、殖民者/被殖民者、思想/身体、文明/自然等

二元对立之间的相互勾连和互为佐证的建构机制，

研究人类语言对动物定义和分类的随意性及其决定

动物生死的作用，批判主流群体将动物性赋予女人、

土著人、下层阶级等边缘人或属民，进而将对他们的

迫害甚至杀戮合理化和合法化的策略。这些研究成

果也把文学批评者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吸引到经典

文学作品上。在批评者眼中，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不

再只是“人性”表演的舞台，而且也是动物甚至植物

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操演的场域。③

同样，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巨制的《尤利西斯》中

的动物也不应再被看作是沉默的、被动的存在，而是

应被当作在文学文本中具有主动性的存在。虽然

《尤利西斯》中的动物形象散见于各个章节，似乎支

离破碎，但如果对它们进行系统化研究便不难发

现，以往作为人类“他者”的动物，在小说中常常与

人类形象相互赋形、交融，一方面传达出作者关于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思索，表达出作者对

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物种主义共同逻辑的批判，

一方面也展现出作者关于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深

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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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殖民者“他者”的动物

文学动物研究学者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认
为，构成西方文化的诸多二元对立，如主人/仆人、男

性/女性、人类/动物、白人/非白人、理性/自然、文化/
自然、文明人/野蛮人、思想/肉体、主体/客体等，都是

一种相互勾连的结构(43)。在这些二元对立中，总是

前者压制后者，而且动物的概念不仅是通过人类/动
物这一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而且还是通过上述其

他诸多二元对立共同建构起来的。④用美国学者金

(Claire Jean Kim)的话说就是，“动物首先不是作为动

物，而是作为野兽、自然、他者、肉体、客体、异类、奴

隶建构起来的”(3)。正因为如此，在性别书写、民族

书写、阶级书写等文学文本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常常

成为作者传达主体与他者关系的重要文学表现手

法，但这种表现手法还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在《后殖民动物》(“The Postcolonial Animal”)一文中，

新西兰学者阿姆斯特朗(Philip Armstrong)就指出，以

往的后殖民研究多将关注点置于人和社会之上，对

非人的动物却往往视而不见，因此，动物研究与后殖

民研究的结合对于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不同话语权力

的运作和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413-19)。
在《尤利西斯》的民族书写中，人与动物的关系

同样是作者传达其关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思

考的重要文学表现手法。在小说的开篇处，动物就

是以殖民主义者的“他者”的面目登场的。在马铁洛

塔楼中，住着贫穷但不得不付房租的爱尔兰青年艺

术家斯蒂芬，还有白吃白住的富家子弟穆里根以及

穆里根的朋友、来爱尔兰采风的英国人海恩斯。海

恩斯虽然受到穆里根的百般讨好和斯蒂芬的百般忍

耐，但他自己显然对爱尔兰这个“贫穷落后”的民族

心怀恐惧，这种恐惧便以动物为喻体表达在他的梦

中。“在黑咕隆咚的郊外”塔楼里，海恩斯床头上总是

挂着猎枪，“整宵都在说着关于一只什么黑豹的梦

话”，且他“满口胡话、哼哼唧唧要射杀一只黑豹”

(31)。殖民主义的实质在于征服和劫掠，殖民者对被

殖民者的大肆杀戮和奴役，与人类对动物的大肆杀

戮和奴役毫无二致，所以殖民活动也是“人类中心主

义在动物王国的自然拓展”(Patterson 26)。人类在杀

戮和奴役动物的同时，内心充满了对动物神秘性和

可怖性的想象和恐惧；同理，殖民者在杀戮和奴役被

殖民者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对被殖民者神秘性和

可怖性的想象和恐惧。在海恩斯这个殖民者眼中，

神秘落后的爱尔兰既是他进行文化掠夺的资源，也

是他极其恐惧的对象；爱尔兰的神秘性在他的意识

里就幻化成黑色，爱尔兰的可怕之处就幻化成了吃

人的豹子，在他的潜意识中随时会跳出来吞噬他这

个文化殖民者的自信。通过将爱尔兰民族动物化，

海恩斯也为自己对爱尔兰民族这只黑豹的猎杀找到

了理由，因为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动物生来就是供人

杀戮和消费的，人类往往“通过动物应当被屠杀这一

说法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建立秩序”(Kim 3)；相应地，

殖民者往往通过将土著居民动物化，使得自己对土

著居民的杀戮合理化。

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爱尔兰的莫名恐惧源于他

们对爱尔兰神秘、落后等特质的想象，这种想象中还

夹杂着对爱尔兰人民顺从性和阴柔性的渴望，这种

渴望被殖民者引附到爱尔兰的一个古老称呼——

“光滑的母牛”(乔伊斯 42)上。那个贫穷的卖牛奶的

老妇人也被赋予了同样的名字，她的名字也叫“光滑

的母牛”，而那些围着她哞哞叫的母牛则与她融为一

体：“这些身上被露水打湿、毛皮像丝绸般的牛，跟她

熟得很，它们围着她哞哞地叫”(42)。显然，这头母牛

就是代表爱尔兰的那头母牛，它温柔、顺从，吃的是

被殖民者践踏过的爱尔兰土地上的草，挤出的是供

殖民者享用的“浓浓的白奶”。在爱尔兰青年艺术家

斯蒂芬眼中，古老的爱尔兰、卖牛奶的老妇人、那头

围着老妇人哞哞叫的母牛三者合而为一，组成了爱

尔兰民族低贱化、女性化和动物化的属民(subaltern)
的复合具象。如同那个卖牛奶的老妇人(或者爱尔

兰民族)一样，这头爱尔兰牛也是“伺候着她的征服

者和快乐的叛徒”(42)。因此，这头代表爱尔兰的母

牛既集中体现了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人民顺从殖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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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想象，也表达了斯蒂芬对在实际行为上与殖民

者欲望达成共谋的爱尔兰民众的愤怒。

爱尔兰性、阴柔性、动物性三位一体的具象，也

与德里达的论断——权威和自主总是被赋予男人而

非女人，总是被赋予女人而非动物 (“Eating Well”
114)——不谋而合。从德里达的论断中不难推导

出，在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女性、动物和其他领

域的他者都具有相同的“他者性”，都是处于从属地

位的。如果某些无罪的个人或人类群体一旦被认为

是“动物”，那么对他们的杀戮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McDonell 6)。《尤利西斯》中的爱尔兰一旦被殖民者

与黑豹和母牛等同起来，那么对它的控制和对其人

民的杀戮在殖民者心中就似乎有了合理性。

二、作为被任意定义的“他者”的动物

哈根(Graham Huggan)和蒂芬(Helen Tiffin)在《后

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和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中指出，

种族主义与物种主义紧密相连，物种主义是种族主

义的基础；人类在物种主义的驱动下歧视和迫害非

人类物种，而欧洲列强以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为思

想基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在殖民语境

下，动物性与野蛮性是动物与被殖民种族共有的属

性和特点(18)。乔伊斯与当下的文学动物批评者不

谋而合，而且更具洞察力。他在《尤利西斯》中不仅

揭示了殖民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和人类的物种主义之

间的共同逻辑，而且还揭示了二者与民族主义者之

间的相互关系。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共用一种将

“他者”妖魔化的逻辑，而且殖民主义或民族主义也

好，物种主义也罢，往往都通过动物形象来妖魔化他

者和异族/类。但需要指出的是，殖民主义者和民族

主义者对动物的定义总会呈现出可笑的随意性和矛

盾性，即使是同一动物，在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的定义中也往往会具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特点。

在《尤利西斯》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运用

动物形象来自我美化、相互丑化的随意性集中体现

在对狗的形象的书写上。具体而言，“狗”不仅被殖

民主义的追随者穆里根用来戏称爱尔兰艺术家斯蒂

芬，而且在不同视角的人的认知里会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在小说的第12章中，民族主义者“市民”所豢

养的狗一会儿是浑身肮脏的癞皮疯狗，一会儿是高

贵的爱尔兰纯种狗，甚至它的名字也是不固定的：

“先前它曾以‘加里欧文’这一外号闻名，新近在它那

范围很广的熟人朋友的圈子内，又被改名为‘欧文·

加里’了”(557)；当它被丑化书写时，它身上带有肮

脏、贪婪、凶狠、危险、疾病的特质：“眼下这条畜生浑

身长满癞疮，饥肠辘辘，到处嗅来嗅去，打喷嚏，又搔

它那疮痂”(550)；“这条饥饿的该死的上种狗，几乎连

罐头也吞得下去哩”(551)；“这狗又是咆哮，又是呜呜

号叫。它喉咙干枯，眼睛挂满了血丝，从口腔里嘀

嘀嗒嗒地淌着狂犬症的涎水”(557)。如果放在《尤

利西斯》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抗的大背景

下解读，这很显然是在讽刺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

性的极力丑化，因为这条狗毕竟是一条爱尔兰

狗。当它被美化书写时，它身上则带有人性、文

明、文化、文学的特质：

凡是关心对下等动物(它们数目众多)传播人类

文化者，切不可漏掉这条著名的爱尔兰老赛特种红

毛狼狗。……诚然令人惊异的是此狗所显示的“人

化”现象。基于多年慈祥的训练和精心安排的食谱，

这次表演的众多成就中，还包括诗歌朗诵。当今我

国最伟大的语音学专家(任何野马也不得把他从我

们当中拖走！)不遗余力地对它所朗诵的诗加以阐

释比较，查明此诗与古代凯尔特吟游诗人的作品有

着显著的(重点系我们所加)相似之处。(557)
在《尤利西斯》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抗的大背

景下，这段话很显然是在讽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

爱尔兰性极尽美化的做法，因为这与该章所讽刺的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把爱尔兰美化成孕育了富兰克

林、拿破仑、克里奥佩特拉、凯撒、米开朗基罗、莎士

比亚、孔子等伟大人物的国度，甚至给莎士比亚和孔

子分别冠以“帕特里克”和“布莱恩”(540-41)等爱尔

兰姓氏的做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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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条狗出场的第12章整章所运用的手法是

褒贬相间、忽褒忽贬，其目的是戏仿人类各种偏见

(Gilbert 274)；又鉴于该章主题是批判爱尔兰民族主

义的话语(258)，我们便不难推断出，上述对爱尔兰民

族主义者“市民”豢养的这条狗的极力丑化和美化，

乃是对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丑化异族和美化本

族做法的戏仿和讽喻。

需要指出的是，对狗的极力褒扬并不是说殖民

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将动物放在与人平等的位置

上，而是依旧放在可以由人类随意定义的他者的地

位上。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中，动物依旧

是低等的，哪怕是在夸张和戏拟层面，动物的优秀品

质依旧依赖于“人化”(humanization)。对那条狗而

言，它的优秀品质便主要体现为会朗诵诗歌。在人

类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话语中，在人类与动物为两极

的序列中，动物总是处于较低的一端，而女人、被殖

民者等总是被其压迫者赋予动物性的特点。

在关于动物的话语中，人类通过强化动物的动

物性或它们身上所带有的低劣、凶残、恶疾与危险特

征来证明人类对动物的杀戮和控制的合理性；通过

对某些动物身上的人化特点来证明保留那些动物的

理由，同时也间接宣扬人类之于动物的无可争议的

优越性、权威性和控制权；在关于性别、种族等的话

语中，人类通过强化被压迫者的动物性来证明自己

对被压迫者压迫和驯化的合理性。在人类的话语

中，如果《尤利西斯》第12章中那条狗被定义为肮脏、

贪婪、凶残、危险和带有恶疾的，那么它就理所当然

地该被杀戮和清除；如果人类认为它有人性化特点，

那么它的存在才有理由。在这种话语中，人类的语

言对于某些动物而言就成了生杀予夺的武器。相应

地，当动物被用作喻体来喻示种族/民族事务时，动

物更多地被用来喻示被殖民者和被征服者，因为在

人类与动物的二元对立中，动物处于劣等的一元。

而且，在《尤利西斯》中，动物既可以是被殖民者的自

喻，也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比喻，但很少是殖民者

的自喻或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比喻；即便是用动物

来喻指殖民者，也往往取用该动物身上的权威性、控

制性和威力等特质。这种在殖民主义话语与民族主

义话语中出现的不同动物形象反映了人类运用动物

形象的玄机：关于一个物种的迷思(mythos)可以将对

一些动物品种的暴力合理化，给动物分类的语言也

可以抹杀某些动物个体的专有特点，“这样的语言为

人类社会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建构提供了类比”

(McDonell 9)。
三、传达作者理想的动物

作为“近代西方第一个把道德关怀运用到动物

身上的伦理学家”，英国哲人边沁(Jeremy Bentham)指
出，“只有尊重所有生命的伦理学才是完整的，生命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转引自郑佰青、张中载135)。在

《尤利西斯》中，通过对主人公布鲁姆的动物观的书

写，作者不仅传达了他理想中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

系，而且还把这种理想关系中的关键因素，即布鲁姆

身上的不对抗、包容、平和等特质，视为消解殖民主

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法宝。

在《尤利西斯》中，作者理想中的人类与动物的

关系，即人与动物之间互换视角、互相理解、交流情

感等思想，是借助布鲁姆与猫的关系来传达的。在

第3章一开篇，布鲁姆与猫的平等对视、对话以及换

位思考都是他尊重动物、将动物放在与人类不分高

低贵贱的位置上的体现。在布鲁姆心里，猫与人一

样聪明，有七情六欲，有交流能力，人与猫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

他双手扶膝，朝它弯下身去。

“小猫咪要喝牛奶喽，”他说。

“喵！”猫儿叫了一声。

大家都说猫笨。其实，它们对我们的话理解得

比我们对它们更清楚。凡是它想要理解的，它全能

理解。……我倒是很想知道我在它眼里究竟是个什

么样子，高得像座塔吗？不，它能从我身上跳过去。

“它害怕小鸡哩，”他调侃地说，“害怕咯咯叫的

小鸡。我从来没见过像小猫咪这么笨的小猫。”(118)
在布鲁姆与猫的关系中，至少有三点难能可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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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布鲁姆与猫的平等对视，他能主动弯下身去并

与它交流，对话。第二是布鲁姆并未落入一般物种

主义的藩篱，把猫视为智力方面低人一等的生物，而

是拒绝想当然，认为猫与人类一样聪明，甚至可能比

人聪明，至少其理解力或许远超人类。第三是布鲁

姆能够用猫的视角来审视自己，想象、猜测一下动物

眼中的人：在猫的眼中，人或许不是像人自以为是地

想象出的如高塔般高大，而很可能是猫这样小体型

的动物都能够从其头上轻松跃过的一般动物。这三

点与后世的文学动物研究者所倡导的反物种主义理

想，即人与动物之间应当互换视角、互相理解、交流

情感等思想，不谋而合。⑤

如前所述，人类关于人与动物二元对立关系的

建构是关于性别、种族、阶级等话语建构的类比。在

《尤利西斯》中，布鲁姆反物种主义的理想与行为不

仅在人与动物的关系这一主题上有意义，而且也是

作者解构殖民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的武器。在

对待民族问题上，布鲁姆不是将民族的定义放在肤

色、起源等的差异上，而是放在广为接纳和忽视差异

的基础上。他对民族的定义是“同一批人住在同一

个地方”，并且“另外也指住在不同地方的人”(580)。
虽然布鲁姆对民族的定义未必严谨科学，但其中包

含的容纳差异、兼收并蓄的精神着实难能可贵。更

重要的是，他对大同世界的想象在充满民族对抗的

爱尔兰具有革命性意义。在这个理想世界里，不同

宗教和平共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

联合起来”；每个人享受的福利都相同，“每一个大自

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在全世界

普及博爱，“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推

行“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

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803)。在这样一个建

立在容纳多元、消解对抗的社会中，根植于二元对立

思维的民族主义也不再盛行，“再也不要酒吧食客和

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

了”(803)。
不难看出，支撑布鲁姆理想世界的思想基础是

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平等的“大自然之子”。既然人类

都是“大自然之子”，那么他们在本质上与动物就是

平等的。布鲁姆的这种众生平等、容纳差异的思想

也是他的精神之子斯蒂芬在寻找精神之父的过程中

一直孜孜以求的。斯蒂芬在第1章一出场就以寻找

父亲的雅弗(47)的身份出现。他之所以需要一位精

神父亲，正是因为他身上缺乏他的精神之父布鲁姆

身上所具有的广为容纳的特质。他愤世嫉俗，拒绝

与当时盛行的天主教、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势力苟

合，在文化事业中坚持“非此即彼”的逻辑。在寓言

的层面，他把他艺术创新所要依赖的文化比作“弄

钱”：“问题是弄到钱，从谁身上弄？从送牛奶的老太

婆或是从他那里。我看他们两个，碰上谁算谁”

(45)。“碰上谁算谁”的意思是斯蒂芬的文化选择只能

像抛硬币那样，靠运气得到其中一面/一方的利益；

而他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注定在这种文化追求中两

头落空。“我看不出什么指望”，斯蒂芬说，“老太婆也

罢，那家伙也罢”(45)。布鲁姆身上广为容纳的特质

恰好弥补了他这种文化态度的不足，“布鲁姆受其深

厚的折中主义哲学、逻辑、修辞和玄学的启发和陶

冶，依赖其丰富的记忆，或许能够成为斯蒂芬·迪达

勒斯、即他精神之子的创造者”(Gilbert 103)。
可以说，布鲁姆对待动物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中

广为容纳的特质是乔伊斯最为推崇的精神。小说最

后以Yes作结，反映了作者借女主人公莫莉之口，对

广为接纳精神的最终肯定。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我

已经找到我能够找到的最为平和的词来结束小说。

我找到了‘Yes’。这个词含有默认、放弃自我、放松

以及一切对抗的终结”(qtd. in Ellmann 721)。
四、难逃人类物种主义藩篱的动物

众所周知，自古至今，认为动物从属于人类一直

是人类认知的主流，大多数人对动物抱有一种理所

当然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古希腊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就认为“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

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食物，所有的动物肯

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转引自郑佰青、

··5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外国文学研究 2019.10
FOREIGN LITERATURE

张中载135)。虽然《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布鲁姆具

有建立在广为接纳、包容、反对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反

物种主义倾向，但在骨子里他还是难逃人类物种主

义的藩篱。

在《尤利西斯》中，虽然作为人类“他者”形象出

现的动物在某些场合可以获得人类在表达层面的认

同，例如斯蒂芬把自己对自由的渴望转化为对自由

奔跑的赛马的仰慕，但动物总的来说仍是人类的“他

者”，是低人一等的物种。在布鲁姆眼中，那些被阉

割过的马只不过是一群忘乎所以的傻瓜。在看到这

些马时，布鲁姆一改他对猫的平等态度，对马表现出

一种蔑视和冷酷：

当他从带股子燕麦清香的马尿气味中走过时，

那些马用公羊般的圆鼓鼓的眼睛望着他。这才是他

们的理想天地。可怜的傻瓜们！它们一无所知，对

什么也漠不关心，只管把长鼻头扎进秣囊里。嘴里

塞得那么满，连叫都叫不出来了。好歹能填饱肚子，

也不缺睡的地方。而且被阉割过，一片黑色杜仲胶

在腰腿之间软软地耷拉下，摆动着。就那样，它们可

能是还蛮幸福的哩。(150)
从整体上说，布鲁姆是以人类对待他者的角度来看

待这些马的。首先，对于人类对马的阉割，布鲁姆习

以为常，并未对人类的残忍有任何不满，也未真正对

这些马因人类的暴行而陷入的悲惨境地产生同情。

其次，他对马充满了负面的想象，把马看作是在智力

和情感两方面都比人低劣的动物，是一无所知的傻

瓜，只知道吃，对周围漠不关心，即便被阉割了，只要

吃饱肚子就幸福无比。虽然作者是在借对马的描写

讽喻爱尔兰不知亡国之恨、寻欢作乐的民众，但仅就

布鲁姆对马的想象和情感而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笛卡尔的动物观。笛卡尔认为，“动物感觉不到痛

苦”，因为痛苦是作为人类始祖的“亚当之罪”而存在

的，只有人类才会感觉到痛苦(转引自郑佰青、张中

载 135)。换言之，笛卡尔将感知痛苦的能力作为区

分人与动物的一个标准。

另外，虽然布鲁姆对动物不乏同情心，也能从平

等的视角来看待动物，但他也难逃物种主义者、甚至

几乎所有人都容易陷入的惯常思维模式，把动物看

作天然的肉食来源。他在利菲河边上喂食海鸥时对

天鹅的想法就可反映这一思维惯性。布鲁姆拿食物

喂鸟看似对鸟充满同情，但他对鸟认识的基础与物

种主义者一样，即把人类以外的任何生物都看作人

类天然的消费对象，把人类以外的任何动物都看作

肉食的提供者：

他……掰开那酥脆的糕饼，一块块地扔进利菲

河。瞧见了吗？起初是两只，紧接着所有的海鸥都

悄悄地从高处朝猎物猛扑过去，全吃光了。一丁点

儿也没剩。他意识到它们的贪婪和诡诈，就将手上

沾的点心渣儿掸下去。它们未曾指望能有这样的口

福。吗哪。所有的海鸟——海鸥也罢，海鹅也罢，都

靠食鱼而生，连肉都带鱼腥味了。安娜·利菲的白天

鹅有时顺流而下，游到这里，就用嘴梳理自己的羽

毛，炫耀一番。人各有所好。也不晓得天鹅的肉是

什么滋味儿。(280-81)
在布鲁姆的意识里，有两种对动物的想象并行不

悖。一是对动物性格特点的想象。他想象海鸥贪婪

而诡诈，这与他对猫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虽然他能

做到反物种主义者所倡导的用动物的视角去理解动

物，但他还是不自觉地认为猫“天生还记仇，并且残

忍”，并且还推理出“老鼠从来不吱吱叫，好像喜欢猫

哩”(118)。这种想象往往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

色彩，也很容易使得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即谁能为

动物代言？尽管布鲁姆认为猫的理解力甚至超过人

类，但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他懂得动物的语言(如果

它们有语言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对动物意图的任

何解释和对它们心理、性格的任何猜测都难免带有

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布鲁姆的困境也是当下文学

动物研究者时刻面临的难题，即动物可以发出自己

的声音吗？如果不能，谁可以为动物代言？二是对

动物作为人类肉食来源的想象。在布鲁姆的意识

里，海鸥、海鹅似乎也可以是人类肉食的来源，否则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思考它们肉的味道；就连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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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颇有诗意的天鹅也是人类的可餐之物，这不

能不说布鲁姆潜意识中还是有把动物看作天然的肉

食来源的物种主义思维。

布鲁姆对动物的两点想象似乎与他的反物种主

义思想相互矛盾，但如果我们考虑到物种主义在西

方文化中深厚的哲学根基，⑥我们就能够理解到，布

鲁姆不自觉中流露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只是他难

能可贵的反物种主义思想框架内的白玉微瑕。他身

上的自相矛盾恰恰说明了反物种主义思想在现实中

的困境，也印证了作者在传达反物种主义思想时的

困境，即“任何涉及动物的作者都必须放弃掌控权，

包括对自7世纪以来形成的作者身份起界定作用的

自主权和权威性”(McDonell 11)。这种作者与权威、

自主权的断裂也消弭了反物种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清

晰界限。

作为爱尔兰“民族寓言”的《尤利西斯》的主人

公，布鲁姆对待动物的反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并存的特点，也为他对待民族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做

了一个注脚。如前所述，作为爱尔兰人，布鲁姆反对

英国殖民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全世界消除

民族、宗教隔阂和迫害，但他也不乏对异族的偏见和

无意的丑化。例如，他深受当时流行游记的影响，认

为中国人喜欢食用腐败食物，“讲究吃储放了五十年

的鸭蛋”，而且一餐要吃三十多道菜(309)。但据此就

把布鲁姆定义为种族/民族主义者的作法与把他直

接定义为物种主义者的作法同样可笑。换言之，布

鲁姆身上的矛盾性恰恰反映了种族/民族主义者、殖

民主义者的流毒之深，相应地也证明了人类反种族/
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同样地，

布鲁姆反物种主义大框架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蛛丝

马迹恰恰反映了物种主义的流毒之深，也反映了消

除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当然，不难看出，在《尤利西斯》中，尽管对动物

的书写也用于喻指人的境况，但这种书写与传统的

动物书写的表现方式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动

物不再是与人类有着清晰界限的动物，其背后人类

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已被消弭，作为喻体的动物与喻

指的人类往往合二为一，相互融合，喻体与喻指的界

线完全隐去。例如当斯蒂芬用狐狸来喻指痛失母亲

的自己时，他就幻化成那只狐狸：“她拯救了他，使他

免于被践踏在脚下，而她自己却没怎么活就走了。

一副可怜的灵魂升了天堂：星光闪烁下，在石楠丛生

的荒野上，一只皮毛上还沾着劫掠者那血红腥臭的

狐狸，有着一双凶残明亮的眼睛，用爪子刨地，听了

听，刨起土来又听，刨啊，刨啊”(69)。又如，唯利是图

的证券所里的白人与嘎嘎乱叫的鹅群也互为喻体和

喻指，人类与动物各自的动物性都得以突显，两者的

动物性融为一体：“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台阶上，金

色皮肤的人们正伸出戴满宝石的手指，报着行情。

嘎嘎乱叫的鹅群。他们成群结队地围着神殿转，高

声喧噪，粗声俗气，戴着不三不四的大礼帽，脑袋里

装满了阴谋诡计”(76)。
总之，在爱尔兰现代民族寓言《尤利西斯》中，作

为人类的“他者”的动物，传达出了关于人类的“他

者”以及殖民者的“他者”的多重含义。首先，在《尤

利西斯》中，动物是以人类的“他者”和殖民者的“他

者”形象出现的。由于人类对待动物和殖民者对待

被殖民者所使用的是共同的逻辑，动物意象被殖民

者用来喻示爱尔兰人的低劣性、顺从性和可怖性，也

成了被殖民者的自喻。其次，在《尤利西斯》中，同一

种动物在某些场合被书写为具有截然相反的特质，

这主要是为了揭示人对于动物定义的随意性，而这

种定义对于动物而言会带来生与死两种截然不同的

命运；同时，人对动物随意的定义也与殖民主义者或

民族主义者丑化他族或美化自我的作法相似。借由

人对动物的自相矛盾的定义，作者讽喻了殖民主义

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定义他者和自我方面的荒谬逻

辑，从而喻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相互书写、相互

定义的随意性。再次，在《尤利西斯》中，动物形象还

用来传达作者理想的动物观，即人类与其他物种一

律平等、相互尊重的理想关系。当然，作者在《尤利

西斯》中的主要目的不是书写动物，而是要借人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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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间的理想关系来突出营造这种关系的关键因素，

即理解、包容、和平相处、终结对抗的特质，这种特质

也是消解殖民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关键因

素。最后，《尤利西斯》也难以摆脱物种主义的幽

灵。虽然在表达层面有时人类似乎与动物有认同和

平等相处的欲求，但人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人类

中心主义的错误，即便是在一般情况下持反对物种

主义思想的布鲁姆也会下意识地把动物看作在智力

或情感方面低人一等的物种，甚至把动物看作人类

可以予取予求的肉食来源；即便是呼吁人与人、人与

动物平等相处的乔伊斯也在艺术表达层面把动物当

作人类的类比，这也是文学动物批评者眼中的一种

物种主义的端倪。人类对待动物的这种矛盾心态恰

恰反映了反物种主义的精神困扰以及反物种主义的

艰巨性，同时这种矛盾性也是乔伊斯反殖民主义和

民族主义时所面临的困境。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动物，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是

“人构建的一个称呼，是人类为给自己赋予权利和权威而强加

给其他生物的名字”(“Animal”392)。
②尽管乔伊斯在其披露《尤利西斯》创作架构的“里纳提

提纲”(Linati Schema)和“拉尔博提纲”(Larbaud Schema)中并没

有明确地论及动物，但《尤利西斯》中的动物形象之多、用意之

深却是世所公认的。早在《尤利西斯》批评于上世纪前半叶初

露峥嵘时，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已敏锐地注意到了小说中

的“黑豹”、“母牛”等动物形象与爱尔兰被殖民历史的紧密相

关性(101-25)；之后，随着各种批评流派的兴起，学界对《尤利

西斯》中动物形象的研究兴趣也愈发高涨 (Seidel 415-27；
Cheng 160；Rando 529-43)。不过，目前对《尤利西斯》中动物

形象的探索仍局限于对某些特定动物形象所负载的意蕴的挖

掘，基于文本中诸多动物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进行的综合

研究还比较鲜见。

③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关于动物问题的论述，请参见麦克

唐奈(Jennifer McDonell)、卡勒(Jonathan Culler)、姜礼福和孟庆

粉等人的著述。

④针对有关围绕西方文化传统中人类/动物这一二元对

立 的 探 讨 ，参 见 亚 当 斯 (Carol Adams)、卡 普 勒 (Susanne

Kappeler)、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人的著述。

⑤非常有趣的是，布鲁姆与德里达在早上与各自的猫相

遇时的一幕竟是如此相似。据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中所述，他在某个早间赤身露体

地从浴室走出时，所遇的第一个凝视就来自他的猫。猫的凝

视让德里达感到羞耻：“动物观看着我们，而我们在它们的凝

视前是毫无遮拦的。思考就从这里产生了”(397)。正是在与

猫的瞬间对视中，德里达察觉到人与动物关系中的主体性地

位问题被两个生命的平等相遇所取代。

⑥“物种主义”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话语基础。就西方而

言，人与动物的二元论早在古希腊哲人的论述中就已出现，至

笛卡尔时对人与动物的区分达到了极致(庞红蕊35)。笛卡尔

认为，动物没有理性，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机器(转引自陈永国

133)。进入 20世纪后，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于 60年代提

出的“敬畏生命”(32)和“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76)等理念引

发了人们对“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关注，随后

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正式将里德

(Richard Ryder)首创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一词引入学术

话语中，而泰勒(Paul Warren Taylor)的《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

理学理论》(Respect for Nature：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等著作又以“生物中心主义”向“物种主义”发起了进一步的挑

战(李素杰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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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age of Animals in Ulysses

Shen Fuying

Abstract：In Ulysses, the modern national epic of Ireland, there are images of animals almost in every chapter. Firstly,
through these images of animals, Joyce expresses various kinds of bitterness and hardship of the Other and the Other of the
Other. In Ulysses, animals are the images of the Other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Other of the colonialists, which are mainly
used by the colonizers to show the inferiority, the obedience and the threat of the colonized. Secondly, the images of animals
are exploited to reveal the arbitrariness and absurdity in the mutual definition and presentation between the colonizers and
the colonized. Thirdly, the images of animals are also employed to express the author's ideals about animals, that is,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should be equal. Finally, it is very hard for the author of Ulysses to be free from the haunting of the spectre
of speciesism.

Key words：Ulysses; animal; the Other; anthropocentrism; colonialism

··5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º

\R›e0NvRr_„ý

